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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格里尔博士，考古学和旧约
，第 3 部分，早期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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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乔纳森·格里尔博士和他关于旧约考古学的教学。这是第三节，早期以色列。

欢迎回来。我们现在将开始扫视我们在旧约中看到的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大图景，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三个 C，并且也了解了不同的方法论如何在圣经和圣经中发挥作用。考古研究。因此，当我们谈论考古学和旧约或考古学和古代以色列时，我们从我在之前的讨论中向您提到的 Merneptah 石碑或 Merneptah 石碑开始。所以，这是它的另一张图片。

对于埃及的年代学，人们对它的年代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它的年代要么是公元前 1229 年，要么是公元前 1209 年。所以，这是历史时间框架的大局。有些人会把这个时间定在出埃及前后，或者早一点，或者晚一点。

关于出埃及是如何发生的有一个讨论。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幻灯片中讨论这一点。但这是，当我们谈到考古以色列时，这是我们第一次提到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

这块石碑的片段是很久以前，即 1896 年，由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发现的，他是一位古怪的、在很多方面都有问题的考古学家，他为这个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开始弄清楚地层学的工作原理，并且早期约会方面的尝试，而且他在知识和对古代世界的把握方面也非常天才。但这是法老梅内普塔的胜利赞歌、胜利石碑，他正在庆祝他对许多不同民族的胜利。古埃及人有敌人，他们将其归入九张弓的标题下，这九种埃及传统的敌人。

在我将在这里阅读翻译的赞美诗的一个部分中，这就是 Merneptah 所说的。酋长们俯伏在地，说：“和平，九弓之中没有一个抬起头来，埃及的宿敌。”利比亚被占领，哈蒂被平定。

迦南被掠夺，有些人会争论这首赞美诗中的环形结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将哈蒂视为一个大区域，更具体地说是迦南，以及哈蒂和迦南实体内的一些城邦和人民。

阿什凯隆被带走了。盖泽尔被俘。耶诺安被抹去不存在。

以色列被浪费了。它的种子不是。是后代啊

而库鲁也因埃及而成为寡妇。所有的土地和平地团结在一起。那些四处走动的人都被上埃及、下埃及的国王征服了，然后在他赐名梅尔内普塔之前获得了许多头衔。

因此，在这里我们提到了以色列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城市亚实基伦和基色。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是以色列这个名字的书写方式。你在屏幕上看到它，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写的。

我把它翻过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左到右阅读。但这是名字 Yisra'el，它实际上是一个 R，但 R 和 L 从闪米特语变成了埃及语。但我想指出的是词尾的这些标志。

这些是埃及语中我们所说的决定词，但你不读它们。这就是以色列或伊斯拉尔。然后，这些会告诉您有关它前面的单词的一些信息。

因此，这些限定词也用于阿卡德语。它们出现在单词的开头。但在埃及，他们追随亚实基伦和基色，而不是坐着的男人，坐着的女人，有一个带有三种凹凸的符号，表明他们是城邦，已建立的民族。

这里的扔棍表示他们是外国人群体，三划，复数划，表示复数。因此，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以色列视为一个不稳定的民族，与阿姆、基色和亚实基伦作为城市中定居的民族形成鲜明对比。所以，这很有趣，因为它与圣经文本中对早期以色列的描述非常吻合，无论是出埃及后不久还是士师时期。

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大多是四处迁徙的民族，牧养羊群、绵羊、山羊和牛，住在帐篷里。许多学者指出了确定考古以色列的决定因素的重要性。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温和地说，存在关于这个以色列是谁以及这是否是圣经中提到的同一以色列的争论。因此，我们需要更多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这是以色列的第一种名字识别。但我们想要引入的另一个主要数据是公元前 12 世纪和 11 世纪的定居点爆炸。这是基于不同考古学家整理的不同考古时代聚落变化的调查数据。

所以，如果我们有青铜时代晚期，大约1550年到大约1200年，在青铜时代晚期，在青铜时代晚期，我们没有太多的定居点在这个时期有人居住。 。所以，有些人会说低于 100 个。所以，根据拉里·斯蒂格 (Larry Steger) 的统计，我们在迦南有 88 个青铜时代晚期的定居点，特别是在丘陵地区有 36 个。

那是青铜时代晚期的结束。现在，在铁器时代一（从 1200 到 1000 左右）发生了什么？人们现在把铁一号和铁二号之间的过渡期拉长到10世纪后期甚至9世纪。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或者是10号以后的事。

无论如何，在这个时间窗口内，我们的定居点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丘陵地区有 88 到 678 个、36 到 319 个定居点，多达 678 个。然后它继续延续到十世纪或九世纪的第二铁器时代。

因此，在铁器时代 II 中最多有 852 个，特别是在丘陵地区有 557 个。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定居点。这些是青铜时代晚期超级大国的残余或这些青铜时代晚期超级大国的附庸，我们很快就会讨论。

然后，定居点的爆炸式增长无法用人口繁殖的角度来解释。这不是统计学家告诉我们的。这是太多的增长和太短的时间。

所以，这非常适合一群人安定下来。很多人会把这两个证据放在一起，即梅尔内普塔石碑和这次定居点爆炸，然后说，这里有古代以色列，古代以色列。问题依然存在：它们从哪里来？第三部分是对这些不同聚落的物质文化的讨论。

传统上，考古学家注意到一种特殊的建筑风格，即有一个庭院、两个侧室和一个后室的四室房屋。请注意，这种建筑风格与定居点爆炸相结合。我在爆炸中也没有提到，很多这样的网站，网站的扩散都是在以前不是青铜时代晚期网站的网站上，只是为了说明明显。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更多的地方定居。传统上，这些人具有许多建筑和材料特征。四室房屋，带凸缘的储罐，是一种大型储存谷物和油的容器，具有独特的边缘和颈部，可以识别。

梯田耕作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一项创新，或者至少是一种扩展。蓄水池是这些大型洞穴，在地形的低点挖掘到石灰岩中以收集水，然后在收集水之前将其抹灰。然后，作为一个处理动物骨头的人，我感兴趣的特殊饮食模式。

从我的动物骨骼导师布赖恩·黑塞开始，考古学家注意到动物群特征上的区别，来自山区遗址和沿海平原遗址的动物骨骼遗骸，传统上与以色列和非利士有关，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动物骨骼遗骸。非利士传统中心地带沿海平原的猪骨头。现在，他建议谨慎地将这一点应用于任何种族名称，但大多数学者将其抛之脑后，并继续将任何没有猪骨头的地点与以色列人一起识别，并将每个有猪骨头的地点与非利士人一起识别，这并不是什么他说。我们还有另一个难题，那就是迦南人，他们也不太喜欢猪。

因此，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关于我们如何使用猪骨头的争论仍在继续。对于许多其他功能的争论仍在继续。在传统上不属于古代以色列的地方发现了四室房屋，因此带颈圈的房间储藏罐和露台很难确定年代。

事实上，许多与铁器时代有关的事物实际上要晚得多。同样，对于蓄水池来说，很难确定年代，许多蓄水池早于任何历史上的以色列和饮食模式，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是数据，但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它很复杂，而且是片面的，并且可以在此之上放置不同的解释框架。

现在，当我们思考考古学的以色列时，我们还需要讨论一项重要的数据，那就是回顾世界历史的大局，回顾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之间的过渡。第一时代。许多学者会注意到一场大约可追溯至公元前 1200 年的重大崩溃，当时在青铜时代晚期统治世界的超级大国现在停止了运转，有些甚至永远消失了。因此，在青铜时代晚期，您会记得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些文明中心。我们拥有埃及这个超级大国。

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几个不同的超级大国：一个在南方，巴比伦，一个在北方，亚述，以及在他们之前的米坦尼。然后在西方，我们在安纳托利亚有赫梯王国。这些超级大国数量很少，而且规模很大，他们会在奥龙特斯河北部圣经之地的卡叠什战役中，赫梯人和埃及人著名的对峙中争夺这片土地。

因此，赫梯人和埃及人之间存在这种推拉关系。最终，和平实现了，埃及统治了圣经中的土地、以色列、巴勒斯坦。因此，在这个地区，他们会有前哨基地和埃及前哨基地，这些都已通过考古发现。

我们可以识别埃及的物质文化。我们还注意到大量与当地迦南文化混合的混合文化。但这些震中向埃及报告。

通过阿玛纳的档案，我们对这一时期有了深刻的了解，阿玛纳位于尼罗河中游，或者更确切地说，随着尼罗河的流动，沿着尼罗河上游。这座城市是所谓的异端国王阿肯那顿和他的父亲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城市，这是写给他们在黎凡特诸侯的信件集。这些都是令人着迷的信件。

这引起了相当的兴奋，一开始非常兴奋，因为他们经常提到这些哈比鲁或这些阿皮鲁，这些没有土地的掠夺者会来摧毁城市。人们一直在等待读到其中一位可能被命名为约书亚或类似的名字。事实上，我们知道其中一些封臣的名字，圣经材料之间的联系有点像这样。

因此，对于那些理解此时已经发生的出逃的人来说，这可能是复杂的情况之一，因为埃及似乎牢牢控制着这片土地。即使你收到这些城邦的不同统治者写给埃及国王的抱怨信，说，嘿，派你的军队来，我们是你忠实的封臣，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埃及对该地区的控制。

但到了 12 世纪末，这种控制开始有所放松。到了11世纪，埃及完全从这个地区消失了。所以发生了什么事？嗯，首先，证据。

我们有破坏层，主要城市的破坏层不仅遍布黎凡特南部地区，而且远至爱琴海，伟大的迈锡尼文明已经崩溃。整个安纳托利亚，赫梯首都哈图沙此时被摧毁。塞浦路斯有一些破坏，但也有一些延续。

然后是埃及和黎凡特。所以，我们也有文学描述。最著名的是位于梅迪奈哈布 (Medinet Habu) 的拉美西斯三世 (Ramses III) 太平间寺庙，里面有对所发生事件的图像和铭文描述。

在这个场景中，你看到的是一群被束缚的海洋民族，有些人认为他们是一个被称为佩莱塞特的特殊海洋民族。但这些都是相当怪异的，其中一些你读过的文本。我们也收到了乌加里特的来信，这让我想起了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他们来了，他们来了，笔从纸上跑了出来。

那么，谁来了？好了，我们对拉美西斯三世的伟大胜利有了这样的描述。当然，埃及国王就像《圣经》之外的所有古代近东国王一样，从未失败过。即使他们输了，他们也没有输。

即使我们双方都在战斗，他们也从未输过。因此，在他的版本中，他谈到了他如何摧毁这些来自西方的掠夺者，这个群体，这个所谓的海洋民族联盟。 Chekher、Shekelish，所有这些都是来自西方不同民族的名字。

现在我们了解到有些人也来自安纳托利亚，他们袭击了地中海东岸，拉美西斯三世挡住了他们。所以，他有这些关于海战的伟大图像描绘。有陆战的图片。

然后他说他把他们安置在他的边境上。他把这些战败的民族安置在边境。这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如果你想把敌人安置在边境上的话。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埃及人为您报道的。因此，海洋民族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埃及却勉强坚持了下来。事实上，拉美西斯三世是这个时期最后一位伟大的法老，在我们陷入困境之前，在埃及开始失去对黎凡特的控制之前。

但在埃及铭文中，这些海洋民族之一被称为佩莱塞特 (Peleset)、PLST、佩莱塞特 (Peleset)。那里没有元音，但我们可以放一些元音进去，听起来确实很像非利士人。事实上，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这实际上是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是这些海上民族的一个子集；至少第一代可能正在浪潮中。

现在有很多关于非利士文化与闪米特文化融合的讨论。根据对此的初步理解，非利士人的定居点可以通过特定的物质文化来识别，这与我之前谈到的山地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因此，特殊的壁炉结构、猪骨的存在以及与爱琴海陶器相关的特殊陶器风格。

非常令人兴奋的是，这种文本和文物甚至图像的结合再次将非利士人置于南部沿海平原，就在崩溃的时间。因此，这与圣经中沿海平原的非利士人和山区的以色列人之间冲突的早期故事非常非常吻合。然而，物质文化描绘的画面与我们在圣经中的想象有些不同，我们想象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的偏见而更加复杂，而非利士人，如果你在字典中查找非利士人，这是一些粗鲁的人。

你可以看到，这逐渐成为对物质遗存的解释，而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非利士人是国际航线所经过的平原上的世界性居民，而以色列人是局限于山地的山地民族。所以，这是一些文学描述。

乌加里特人的信件冷冷地谈到看到船只并想知道是否会有任何帮助，然后我们突然结束了这些信件。最近的研究已确定环境因素是这种剧变的触发因素。严重的干旱导致了一系列干旱。

然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当权者就会争夺这些资源，从而引发一波政治动荡。包括但不限于这些海上民族从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迁移到地中海东海岸的新土地。由此我们看到的后果是，一些伟大的文明，即安纳托利亚的白垩纪文明和爱琴海的迈锡尼文明，都已不复存在。

这是这些文明的终结。我们还看到海上贸易和进口突然结束。黎凡特南部正在发生去城市化，但有一定的连续性。

因此，对于大多数事情，我们都是在概括性地讨论。亚述似乎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塞浦路斯的某些地区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但总的来说，当我们在黎凡特南部的遗址进行挖掘时，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青铜时代晚期层之间的区别，在那里我们有美丽的彩绘器皿，而在铁器一号中则有更实用的课件。暂时的，当然不如青铜时代晚期那么具有纪念意义。

我们有许多以储藏坑为标志的定居点；人们是否生活在某种形式中，我们是否有正在定居的游牧民族，或者这些储藏坑是否可能与更永久的住宅相连，仍然存在争议。现在，从大局来看，我们为什么要回到过去谈论古代以色列？好吧，我们已经提到过，我们有 Merneptah 石碑，我们有这次定居点爆炸，现在我们退后一步，看看地缘政治局势的大局。嗯，这就是现在各大帝国已经崩溃或者被削弱的背景。

所有这些王国都在这片土地上涌现。好吧，我们可以将这些小王国之一称为以色列。所以，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片段放在一起，我们看看大局，即圣经的故事，这些片段非常适合大时间框架，即正在发生的大局。

在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以色列是从青铜时代晚期崩溃的废墟中崛起的新兴王国之一。我们还开始更广泛地使用字母表。因此，抄写主义是旧约研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我们知道它的起源是字母表很早就被发明了。

事实上，新的证据表明它的发明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早。所以，像公元前 1700 年，甚至公元前 1800 年，是象形文字的改编，而不是像埃及象形文字和阿卡德符号一样，你可以让一个符号充当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决定性因素。你可以让它作为一个声音，但你也可以让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单词，或者你可以让它作为一个音节。

因此，不同的标志有多种不同的运作方式。字母表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只限于声音。因此，您可以拥有一组有限的符号（乌加里特语中的 20 个到 30 个左右），它们可以代表不同的声音并更简单地传达语言。

因此，尽管字母表的想法很早就被发明了，但它似乎直到后来才流行起来。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到了公元前 7 世纪，它变得更加普遍。我们有很多考古证据证明这一点。

在这中间的几个世纪里，学者们对于写作的爆发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青铜时代晚期的抄写文化现在正在适应当地王国的事实，这似乎是除了超级大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也有能力雇用抄写员的时间框架。你知道，文士并没有消失。

他们去哪儿了？他们适应什么语言、什么语言世界？我们的书写起源于较小的震中。因此，在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之间的过渡时期，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在这里看到这些圣经文本的起源，这些文本我们现在以后来的形式保存在圣经中。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在圣经中保存的这些祖先的故事是什么？所以，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快进到美国历史，然后我们谈论祖先的故事，并展示伊曼纽尔·卢茨 (Immanuel Lutz) 的一幅非常著名的画作的图像，这幅作品于 1851 年描绘，描绘了华盛顿在1776.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相当英雄的描绘。许多人会指出这种描述的历史问题。

首先，来吧，乔治，你要像那样站在穿过冰山的船的舷缘上吗？这看起来不太聪明。我的意思是，我们在你身后有马和船。如果你坐过独木舟，你就会知道你甚至不希望有一只狗在独木舟上，除非它表现得很好，更不用说是一匹马了。

然后我们看到了由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举着的美国国旗，他是他身后的第五任总统。他参加了战斗，但我不知道他是否就在乔治身后。他手里拿着一面美国国旗，但贝特西·罗斯还没有开始缝线。

那很有意思。然后看看船上有谁。我们有一名田纳西州边防人员、一名苏格兰移民、一名非裔美国人、一名女性。

我们有几个不同的美洲原住民代表。这是一个相当的单位，相当的一个单位。因此，人们会指出这在历史上不会引起共鸣。

但我说，别担心，因为我实际上，它鲜为人知，但我有一个真实的图片，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你准备好了吗？这就是它真正的样子。这是一次突然袭击。

渡口是在晚上。所以事实并非如此，你什么也看不见。这就是它真正的样子。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这里描绘的是什么呢？什么是存在，这里描绘的是历史吗？嗯，是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但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历史告诉故事，而不是故事告诉历史。这是基于历史事件的，但它不仅仅是事实。

这代表了 19 世纪中叶的视角，着眼于他在自己祖国的设想以及他希望在美国实现的目标。有一颗希望之星，我们都在这条船上，无论我们的种族背景如何，无论我们的原籍国如何，无论我们的语言背景如何，我们都在一起。这是他试图根据历史事件传达的信息，但其丰富的含义超出了特定事件的范围。

所以，我喜欢用这个来说明圣经在很多故事中所做的事情。它深深植根于古代世界。它植根于真实的人、真实的地点和真实的时间的现实。

但它还远不止于此。请记住，这最终是一个关于上帝和他的子民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发展的故事。首先，它并不是试图以我们希望的方式向我们提供历史叙述。

这确实是历史上的势利，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傲慢，我们希望它以我们希望的形式而不是它本来的形式提供给我们。因此，在我们谈论圣经故事之前，我想提醒大家，其中许多故事都是对过去的事件、人民、地点和时间的艺术呈现。所以，我们将看到来自古代文化的证据。

但我们也需要记住，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样的想法：它正在向讲述这个故事的一代人说些什么。所以，我们在祖先的这些故事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从起源故事开始。

因此，许多人会说《创世记》的前 11 章是在更晚的时候写成的，也许是在君主制时期。但他们非常融入并沉浸在古代近东的世界中。因此，从考古学角度来说，对于我们要讨论的许多故事，考古证据以不同的方式运作。

我们正在研究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出土的古代文本，以了解我们有一个在这里交流的世界，它以一种特定的文学风格、一种流派来讲述。这些东西如何比较和对比？所以，我们在圣经故事创作中。我们有多个创造帐户，创世记 1，然后创世记 2、4 以及以下。

然后我们在其他地方有一些残余，诗篇 74。然后我们有这种人类的叛逆。然后我们就有了这场大洪水。

然后是人类的繁衍。我们在古代近东文献中描述了这些相同的事物，有时以相同的顺序。通过比较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特定故事的不同侧重点。

很多时候，我们都试图将这个方钉挤进一个圆孔中，以解决我们希望从这些故事中得到答案的问题，通常是关于科学或历史的问题。这些并不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所交流的目标要远大得多。

他们谈论上帝和他的子民以及这一切是如何进行的。我只想指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的目标是错误的问题时，我们就会错过圣经所传达的基本内容。

所以，如果你想想起源、创造、进化等某些领域的所有争论，当我们更多地谈论这些事情而不是谈论在其古代背景下所传达的内容时，我们错过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以上帝的形象为例。当上帝的形象在古代近东背景下被理解时，古人会非常熟悉，但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方式。

他们知道神的形象。国王是神的形象。国王和统治者作为偶像、肖像和圣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神的形象。

所以，在古代近东的不同地区，他们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都理解图像与统治者国王之间的密切关系。现在你在创世记第一章中看到这样的宣告，即所有人类，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我们可能创造出任何预期的等级制度，例如种族或任何类型的性别等级制度等社会结构，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概念中被抹杀了上帝将他的形象灌输给所有人类。当我们熟悉从考古信息中恢复的古代文本中了解到的这些古代概念时，我们可以看到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其中的每一个。我们还有祖先的故事，亚伯拉罕和莎拉、以撒和丽贝卡的故事，然后我们继续讲雅各布，还有利亚和雷切尔以及其他继续创造的妻子，或者通过这些同居，为我们在《旧约》其余部分中读到的部落结构，即所谓的以色列 12 个部落，其中有不同的排序和包含内容，包括半部落和利未人的讨论，这些超出了这里直接讨论的范围。

但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一时期的许多考古相似之处、文化相似之处，即在圣经研究的最早时期产生了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将这些故事与特定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后来的学者们正确地表明，问题在于许多文化相似之处（例如代孕收养）在多个时期和历史时期持续存在。因此，试图根据日期将这些故事放在任何特定的时间范围内会很复杂，但它们仍然很有价值，因为它再次提醒我们这些流动人民的故事的古老背景。

记住更大的历史背景，在帐篷里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们也有出埃及记，这是我之前提到的上帝救赎的典型行为。没有任何明确的考古证据。

这是一个问题。然而，我们从故事本身中得到许多迹象表明，作家、抄写员非常熟悉古埃及文化。这个故事有很强的埃及风味，这表明这个故事与埃及历史时期的背景非常相似。

关于这些何时会下降存在争议，但也有借用词。这个故事的某些元素比另一个地方更适合，这使得许多人认为这里实际上存在相关性，即使它可能不是许多人希望的那种特定方式。因此，一些人流行的理论是，有一个较小的群体来自埃及。

这些其他民族后来并入古代以色列，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但许多提出这一观点的人指出，甚至圣经的见证本身也是来自埃及的混杂的人群。我们可以从征服之后的故事以及法官时期的描述中了解到这一点。

圣经似乎对这一时期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之一是极其暴力和突然的。对于我们这些在神学背景下深入思考这些事情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成问题的。

看来，上帝注定了种族灭绝。当我在课堂上讨论这些文本时，我提醒学生们第一步是处理这些恐怖文本，旧约中的暴力文本，无论它们是否涉及战争或虐待或对待妇女。我们必须记住，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被打扰。

这些都是可怕的故事。这些可怕的故事似乎与耶稣所描绘的上帝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如果我们不首先感到困扰，我们就会跳过基督徒的真正本质，而试图跳到与历史的某种联系。

这是第一步。第二个是深入研究类型的概念，即故事的讲述方式。在第二阶段，许多不同的学者提出了非常不同的想法，其中一些想法从未发生过，一切都以一种双曲线的方式讲述，到对他们实际所做的意味着什么的不同理解。

其他人则认为，上帝允许自己在这段文字中被错误地描绘，以表明自己是谁。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困难的文本，非常困难的文本，在最终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我们需要仔细、谨慎地进行，而不是以错过我们应该拥有的一些道德张力为代价。吸引这些文本。但《圣经》也将士师记中的某种不同或平行的观点描述为一个更加渐进的过程，甚至在《约书亚记》的第二部分中也将其描述为一个更加渐进的过程。

不同的迦南民族甚至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故事融入了以色列的本质。同样，从考古学角度来看，早期的学者会注意到一系列的破坏层，然后将它们与出埃及的特定日期相关联。我们这些人之间存在着讨论和辩论，他们肯定历史性的迁徙是早的还是晚的，早的日期是 1400 年代中期，晚的日期是 1200 年代还是 1100 年代。

因此，即使在那些肯定历史性迁徙的人之间也存在争论。但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将不同的破坏层与《约书亚记》中的具体描述排列起来是很复杂的。如果按照法官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法官随着时间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分布，那么所有这些数据都符合我在上一张幻灯片中讨论的更大的图景。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故事，它是这些文本的主要目标。现在，这不是一个凭空编造的故事，而是一个植根于现实世界的故事，而现实世界又讲述了这个故事。因此，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对早期以色列人的了解，就在这次崩溃、定居点爆炸的时候，一些关于我们如何特别对待物质文化的争论，以及后来的事实青铜时代的崩溃和在这些背景下出现的描述该背景下情况的故事，我们有很多碎片在大局中组合在一起，表明以色列，正如我们在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时间并就位。

因此，在转向王国之前，我们将在此暂停讨论早期以色列。

这是乔纳森·格里尔博士和他关于旧约考古学的教学。这是第三节，早期以色列。

